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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与国相互认识的形成问题上，国家史书由于其重要的地位和教化作用，在决定和影响一

个国家的对外认识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因 此，研 究 史 书 中 的 对 外 认 识，相 互 认 识 是 揭 示 一 个

国家对外政策、对外关系的重要途径。
《大日本史》是日本历史上记述日本历史最为详尽，也是编撰时间最长的史书，是日本的正史

之一。同时，其中的历史认识、对外认识等对 日 本 后 世 的 影 响 又 首 屈 一 指。日 本 明 治 维 新，日 本 近

代化的进程，都可见《大日本史》中的“尊王思想”的影子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近代日本与中国的关系，
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认识，也都与《大日本史》有着很深的渊源。可以说，大日本史中的中国要素，是

这部史书的重要特点。但目前为止，国内对 于《大 日 本 史》的 研 究 寥 寥 无 几。①鉴 于 此，本 文 将 从 日

本史料中探讨此书的编纂契机、编撰过程中中国要素，以期从日本的史书中解读中日关系的渊源

问题。

１《大日本史》的编撰与《史记》
《大日本史》是汉文体的日本国史。最早由德川光国召集众史家，经过几代人对日本古今的全

方位调查和严格考证，历 经２００多 年 编 撰 而 成。该 书 始 自 神 武 天 皇，止 于 南 北 朝 末 期 的 后 小 松 天

皇。是日本历史上时间跨度最长的史书。这部史书的重要性在于不但给后来的日本民族赋予了一

个共同的 “历史记忆”，而且近代以来，历史学家也多将这部史书视为给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注入

思想和动力的巨作，并从中提炼出极大的历史意义和近代价值。②而这样一部在日本历史上被赋

予了极大历史意义的史书编撰者是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国。德川光国亦称源光国（１６２８－１７００），他

是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的孙子、第四 代 幕 府 将 军 德 川 家 纲 的 叔 父，其 水 户 藩 与 纪 伊、尾 张

一起共称“御三家”，是江户时代德川家的三 大 亲 藩 之 一。在 江 户 时 代 地 位 举 足 轻 重。那 德 川 光 国

作为“御三家”的藩主，他是如何要编撰史书的？他编撰《大日本史》的目的何在？

关于德川光国编撰大日本史的 契 机 及 目 的，日 本 学 者 多 有 论 述，如 名 越 时 正：《大 日 本 史 与

义公———其史观的发展过程》（国 书 刊 行 会，１９９８年）；吉 田 俊 纯：《德 川 光 国 编 纂 大 日 本 史 的 目

的》（《后期水户学研究 序 说》，本 帮 书 籍，１９８６年）；吉 田 俊 纯：《水 户 光 国 的 时 代———水 户 学 的 源

流》（校仓书房，２０００年）等。吉田的一系列著述中，都认为德川光国编纂大日本史的契机在于其自

身难易摆脱的矛盾，其目的 仅 仅 是 为 了 在 历 史 上 留 下 圣 人 的 美 名③。而 另 一 学 者 名 越 时 正 则 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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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仅见周一良：１９９８．《大日本史》之史学，《周一良集》第四卷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．
尾藤正英：１９７３年，《水户学的特质》《日本思想大系》５３《水戸学》，东京，岩波书店。

德川光国为将藩主职位让与兄长之子，便自己一生不嗣，坚持“义”这是其慕伯夷叔齐之大义而做的决定，但这又与儒

家的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理念相矛盾。为此，他十分苦恼，于是决定编辑史书来正名。以期自己能像圣人孔子一样

留名后世。吉田俊纯：《德川光国编纂大日本史的目的—以北朝正统 论 为 中 心》《东 京 家 政 学 院 筑 波 女 子 大 学 纪 要》，

第２集，１９９８年。



为，从德川光国毕生都将大日本史称为“本朝史记”，足以证明他是有感于史记“不有载籍，虞夏之

文不可得而见。不由史笔，何以俾后之人有所观感”而发修史之志①。另外，野口武彦所著的《德川

光国》（朝日新闻社，１９７６年）中，也 认 为 德 川 光 国 编 纂 大 日 本 史 的 动 机 是 源 于 读《史 记》的 伯 夷

传②。
国内关于德川光国编纂大日本史的研究 仅 限 于 周 一 良 先 生 的 一 篇 论 著，但 其 中 也 没 有 涉 及

这个问题。因此，笔者欲从相关史料中，考察德川光国编纂此书的契机以及其目的所在。
德川光国作为的水户藩藩主，在日本历史 上 不 仅 是 一 位“名 君”，他 的 治 理 藩 政 的 事 迹，在 日

本流传甚广的“水户黄门”中可见一斑。同时，水 户 藩 作 为“御 三 家”之 一 拥 有 德 川 时 代“天 下 副 将

军”之称，在江户时代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，而他的重要性更在于他的毕生事业———编纂《大日本

史》。关于德川光国编撰大日本史一事，第三代藩主源纲条在《大日本史》序中这样写道：

先人十八岁读伯夷传，蹶然有幕其高义，抚卷叹曰：不有载籍，虞夏之文不可得而见。不由史

笔，何以俾后之人有所观感。于是乎慨焉立修史之志。上据实录，下採集私史，遍搜名山之逸典，博

索百家之秘记，缀缉数十年勒成一书③。

光国的后代们，认为自己的祖辈修史的 主 要 契 机 在 于 读 伯 夷 传 的 感 动，从 而 触 发 编 史 之 志。
因此，从其后辈的记述中，可以看出，《史记》对于德川光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。而从德川光国相关

的史料中，可以看出，德川光国对于《史记》尊 崇 备 至，耳 熟 能 详，对 于 其 中 的 内 容，有 自 己 独 到 的

见解。如下面一则史料中写道：

司马迁史记，诚为史家之矜式，然有不为忠臣义士立传者，殊为可惜。如汉纪信目焚而代高祖

之死，……何不为之立传乎④？

此外，关于德川光国与史记的关系，以及他修史的志向在德川光国写给居于京都的公卿藤原

公规的书信中亦有所表露：“某自 壮 岁 发 奋 立 志，欲 编 修 本 朝 之 史 记，每 苦 载 籍 不 备，别 目 所 录，
皆可以资史记考据者”⑤。

据此可以得出，德川光国想要编纂的正是“本 朝 之 史 记”，他 一 生 都 将 其 称 为“本 朝 史 记”。可

见，对于德川光国而言，中国的《史记》，让他 知 道 了“义”，更 让 他 感 叹 史 书 的 重 要 作 用，可 以 说 他

修史的契机，在于读《史记》。这一点，参与修史工作的史臣记载也可以说明。
曾在史馆———彰考馆长期参与大日本史编 撰 的 史 臣 田 中 犀 所 作 的《开 彰 考 馆 记》中，对 其 编

写大日本史的缘由有如下记述：

夫史者所以记治乱、陈善恶、用备劝惩之典者也。故在异朝则班马以来作者不乏，世世蝇蝇历

历成堆，本帮自上古及中叶，独有正史实录，而昌泰以后寥寥无闻，可以憾焉。我相公（是史臣们对

德川光国的尊称）尝叹之，搆馆于别庄，命诸儒臣广稽载籍，上自神武下迄近世，作纪立传，效班马

之遗风以撰倭史，有年于兹，其欲记治乱，陈善恶、用备劝惩之典之志可以见焉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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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请参考名越时正，１９９８年，《大日本史与义公》《大日本史的研究》，国书刊行会，１０９页。

野口武彦，１９７６年，《德川光国》，朝日新闻社，１０７页。
《大日本史》卷一，１９１２年序，（该序文的实际执笔者为大井松邻）吉川弘文馆。
《大日本史》　第１７册，《修史始末》上１２页。
《大日本史》　第１７册，《修史始末》上９页。

田中犀 《开彰考馆记》，类似的观点藤田幽谷也曾言及。具体可参阅 《幽谷先生遗稿送原子简序》。



中国在司马迁、班固之后，史书不绝于 世，而 日 本 在 近 世 没 有 史 书，这 让 德 川 光 国 特 别 遗 憾，
于是便效仿中国的司马迁、班固的撰史书的精神编撰自神武天皇到近世日本的史书，以记载治乱

之事，起到劝善惩恶之目的。这其中，明确说明了在此书编撰中中国因素的影响。这也与德川光国

在读《史记》后：“不有载籍，虞夏 之 文 不 可 得 而 见。不 由 史 笔，何 以 俾 后 之 人 有 所 观 感”的 感 叹 如

出一辙，可以说，德川光国 编 撰 大 日 本 史 的 契 机 在 于 读《史 记》的 启 发 与 感 叹。另 外，从 时 间 上 推

算，在正保三年（１６４７年）德川光国派遣史臣人见卜幽去京都收集史料的年份，正是其读《史记》而

有所感之后，其行动也足以证明此事的可信性。①

更为重要的是，《史记》对于德川光国的 影 响，不 仅 仅 在 于 使 其 有 修 史 之 志，更 在 于 伯 夷 叔 齐

对于德川光国的感化。
先人十八岁读伯夷传，蹶然有幕其高义，抚卷叹曰：不有载籍，虞夏之文不可得而见。不由史

笔，何以俾后之人有所观感。于是乎慨焉立修史之志②。
可以说，《史记》中记载的伯夷叔齐传给德 川 光 国 触 动 最 深，德 川“慕 其 高 义”，伯 夷 叔 齐 的 高

义，才有了以史笔记载让后人观感的冲动。伯夷叔 齐 有 着 怎 样 的“高 义”，他 们 的“高 义”对 于 德 川

光国有着怎样的意义？下面先从史记中的记载中来考察。
伯夷传是《史记》列传中的内容。《史记》这样记述道：

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，及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“父命也。”遂 逃 去。
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 是 伯 夷、叔 齐 闻 西 伯 昌 善 养 老，盍 往 归 焉。及 至，西 伯 卒，
武王载木主，号为文王，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：“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弑

君，可谓仁乎？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 曰：“此 义 人 也。”扶 而 去 之。武 王 已 平 殷 乱，天 下 宗 周，而 伯 夷、
叔齐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，作歌。其辞曰：“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

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”遂饿死于

首阳山③。
此记载中主要有三点内容：一是关于继承王位，兄弟二人互让之事；二是关于文王伐纣的谏

言；三是饿死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之事。
能让德川光国感叹是因为他与 伯 夷 叔 齐 有 着 类 似 的 经 历，那 便 “德 川 光 国 幼 年 时 越 二 兄 而

为父后，及长不自安，乃使兄子袭爵”。
德川光国在袭任水户藩藩主问题上与伯 夷 叔 齐 有 着 完 全 相 同 的 经 历，光 国 是 承 父 命 越 其 兄

而成为“世子”，继而担任 藩 主，而 他 多 次 为 此 而 苦 恼，在 中 年 后 将 藩 主 职 位 让 于 其 兄 长 之 子。为

此，他一生不嗣。德川光国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修史和如何让位。
尤其是在“推让”问题上，光国曾 经 多 次 提 道：直 到６３岁 实 现 了 其 让 位 于 兄 长 之 子 德 川 纲 条

的愿望，他一天都没有心安理得。对于他而言，让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。而让其决心让位

的，正是《史记》中的伯夷叔齐的“高义”之举。正是史记的记载，让光国有机会读到伯夷叔齐传，这

也是让德川光国 “不有载籍，虞夏之文不可得而见。不由史笔，何以俾后之人有所观感”的真实感

受，因此，他的感叹是有感而发，他的修史之志 也 是 由 衷 的。《史 记》的 记 载，使 光 国 有 机 会 终 其 毕

生而要完成“大义”之举，也让光国及其后代 持 续２００年 完 成 了 日 本 史 上 最 为 重 要 的 一 部 史 书。可

见，《史记》给予德川光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。
从其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出，伯夷叔齐传 带 给 他 的 影 响 和 震 撼 是 巨 大 的、长 久 的。以 至 于 在 多

年后，光国而多次谈及此事。伯夷叔齐的大义之举使他深受感动，这也许促成了他的让位之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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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川光国一生中，两件大事之一的让位，便 是 其 读《史 记》伯 夷 传 受 到 震 撼 后 做 到 的，而 这 种

震撼便是伯夷叔齐所拥有的“大义”。追求大 义，也 是 德 川 光 国 一 生 奋 斗 的 目 标，而 其 一 生 的 实 践

也正是为了完成此目标。
因此，笔者认为，在德川光国编撰《大日本史》的 动 机 上，《史 记》给 予 其 影 响 是 不 可 争 辩 的 事

实。德 川 光 国 的 修 史 事 业 源 于 读《史 记》的 震 撼，而 其 修 史 过 程 中 与 一 名 中 国 人 又 有 着 密 切 的 关

系，这人便是朱舜水。

２德川光国与朱舜水
德川光国在承袭水户藩主之后，于明历３年（１６５７年）在江户驹込别墅设彰考馆，广招人才。恰

在此时，朱舜水来到了日本。１６６５年，德川光国派小宅顺生赴长崎“采访硕德耆儒”，遂面见了朱舜

水，关于此事，《朱舜水先生行实》中记载道：

生顺屡诣先生谈论古今。谓先生曰：东武（指江户）若有奉先生为师者，能东游否？先生曰：兴

学设教是国家大典，而在贵国更为重，我 深 有 望 于 贵 国。但 以 我 才 德 菲 薄，何 遵 足 为 庠 序 之 师？

至若招我，不论禄而论礼，恐今日未易轻言也，惟看其意何如耳。及顺归，上公备闻先生才德文

行，明年乙已禀明公廷聘召先生。先生乃于译者及门人议其去就，皆曰：上公好嗜学，特招先生，
不可违拒。先生乃应其聘①。

德川光国有在水户藩兴儒学、设校之愿，力图学习明朝的儒家礼仪，便力邀朱舜水来水户藩。
朱舜水欣然前往。此后便开始了在 水 户 藩 弘 扬 儒 学 的 生 涯，在 水 户 藩，为 德 川 光 国 编 制 了 《学 官

图说》，并为水户藩儒士讲解 “释 奠 之 礼”，为 水 户 藩 的 儒 学 发 展 做 出 了 巨 大 的 贡 献。朱 舜 水 去 世

后，德川光国将其葬于家族墓地内，并为朱舜水在别墅设祠堂，每年的忌日为其举行祭祀。
而朱舜水被德川光国聘请至水户藩之 前，一 直 过 着 颠 沛 流 离 的 生 活。他 自 身 特 殊 的 经 历，又

反映在他对《大日本史》的编撰的影响上。
朱舜水（１６００－１６８２），是我国明清 之 际 著 名 的 思 想 家、教 育 家。他 才 学 出 众，初 有 报 国 之 志，

但不满明末的黑暗与腐败，曾经１２次拒绝明政府的出仕要求，决心隐居，一心向学。但当清军入关

后，他弃笔从军，参加了郑成功的反清斗争，为 支 持 南 明 政 府，他 三 渡 安 南，七 渡 日 本 寻 求 海 外 援

助，之后又亲历了郑成功的北伐斗争。南明诸朝廷灭亡后，他坚决“不食清粟”，亡命日本，仍积极

从事复明活动，无论生活怎样艰难，他都坚持只穿戴明代衣冠，流亡日本２３年，始终过着寄人篱下

的生活。临终前，他拿出自己的毕 生 积 蓄３０００金，嘱 托 要 用 于 复 明 大 业②。对 自 己 的 境 遇，朱 舜 水

曾写道：“孤臣饮泣十七载，鸡骨支离，十年呕血，形容毁瘠，面目枯黄，而哭无廷，诚无所格”③。这

充分展现了他寄人篱下 的 悲 惨 境 遇，表 达 了 无 主 无 家 无 国 的 悲 哀。朱 舜 水 这 样 的 气 节，正 是《史

记》中伯夷叔齐的“大义”之一。这也正是德 川 光 国 对 其 倍 加 敬 重 的 原 因 所 在，在 其 给 朱 舜 水 的 祭

文中便可以看出。

鸣呼先生，道德坤厚，才望高裕，生于明季之衰，遭于阳九之厄。危行抵节，屯赛隐居，鹤书连

征，确乎不拔。身陷贼窟，守正不移，流离转蓬，经几年所。衣冠慕古，未曾变夷，欧血尝胆，至诚无

息，强光肥汤，谢恩远辞。鼓翼南溟，奋麟东海，风婴雪虐，义气益坚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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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
今井弘济、安积觉：《朱舜水先生行实》。

闵尔康 《碑传集补》　卷３６。

朱舜水 《阳九述略》。
《朱舜水行实》。



对于朱舜水这样的气节、这般的 大 义，曾 有 日 本 人 赞 道：“先 生 以 逋 臣 客 轨，执 意 自 高，不 为

馨折，死亡不顾，言夺其争，铮铮铁面……使荒裔知有凛凛大节，不因国破，全斯中外高风，可称古

今第一帜”①。从中可以看出，日本人对其气节的高度赞 扬。也 正 因 为 如 此，德 川 光 国 对 朱 舜 水 执

弟子之礼，之后几任成为彰考馆总裁的也都是朱舜水的弟子。
另一方面，朱舜水对德川光国的礼遇以及德川光国本人都有着极高的评价，在朱舜水写给其

在中国的兄长陈遵之的信中，这样评价德川光国：

弟漂流无巳时，近亦留住日本。日本国之禁，三十余年不留唐人。留弟乃异数也。去年六月，应

宰相源相公之招，来至江户。极蒙优礼。在日本国共诧以为未尝经见之事。上公乃为当今之至亲尊

属。封建大国。列为三家。盛德仁武。聪明博雅。从谏弗咈古今罕有。弟处宾旅之位，不能有所裨益。
而尸素廪饩。深用为愧。上公让国一事，为之而泯然无迹。真是大手段。旧称泰伯夷齐为至德。然为

之而有其迹。尚未是敌手。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。中国胜于外国。此是眼界逼窄。作此三家村语。
如若此人君，而生于中国，而佐之于明贤硕 辅。何 难 立 致 雍 熙 之 理。世 子 亦 能 仰 体 尊 义，近 更 婉 曲

绸缪②。

这封信件描述了朱舜水留于水户藩的渊 源 及 其 对 德 川 光 国 的 高 度 评 价。一 是 认 为 光 国 盛 德

仁武，是一代明君；二是对于其与自己的关系方面，对于朱舜水的立谏都能虚心接受；三是对德川

光国“让国”之举给予了高度赞赏，堪比伯夷叔齐，甚至高于伯夷叔齐。可见，其对德川光国评价之

高。可以看出，朱舜水在国内没有施展的才华，却 在 日 本 遇 到 了 他 所 认 为 的“文 学 优 于 五 车，德 誉

满于一代，而汲汲下士，不异姬公”③。得明君而辅佐之，是身为封建知识分子最大的心愿与荣誉，
因此，朱舜水对德川光国 尽 全 力 而 辅 佐 之。“每 见 谈 论，先 生 援 引 古 意，弥 缝 规 讽，曲 尽 忠 告 善 之

意。④”对其有着极高的评价，同时亦有着热切的期待，他曾将这样写道：

昔者孔子曰：大道之行也，与三代之英，（略）瑜 居 恒 读 此 书，慨 然 兴 叹 曰：吾 安 得 身 亲 见 之

哉！然而不能也。兹幸际知遇之隆，私计近世中国不能行之而日本为易，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

而上公为易；唯在勃然奋励，实实举而措之耳⑤。

朱舜水希望德川光国能够完成近世中国所不能完成的“大道”。可以看出，朱舜水对德川光国

有着很高的期待，同时，德川光国对于朱舜水 也 倍 加 尊 敬，“之 瑜 时 有 所 规 谏，公 尝 嘉 纳 之”。朱 舜

水自己也说：“水户上公尊之信之至矣”⑥。他们之间有着非 常 深 的 互 信 互 敬 关 系。正 是 基 于 这 种

互敬关系，才有德川光国聘朱舜水为宾师来振兴水户藩的儒学事业，也更有了《大日本史》的编撰

中朱舜水的参与。
关于他们的关系，正像后人所言：“顺水遇义公而全其节，公得顺水而用其学”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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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安南供役纪事》，跋。

朱之瑜：１９９１年 《朱舜水全集》中国书店，１３页。
《与陈遵之》《遗书文集》　卷４
《朱舜水行实》
《元旦贺源光国》《朱水顺全集》，４１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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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川光国所用的顺水之学，一是水户藩的儒学，二是《大日本史》的编撰。关于此，留待今后考查。
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，德川光国一生中几个 重 要 的 事 件 都 与 中 国 有 渊 源，而 编 撰《大 日 本 史》

只是其中一个环节，正是这个环节中的中国因素，决定了他的一生与中国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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